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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敬虔的关系，或文化与基督教的关系，是困扰教会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首先在

教会的两种倾向中产生，一种是科学或学术的倾向，另一种可称为实践的倾向。有些人主要

致力于建构关于基督教及其根基的正确观念。对这些人来说，无论多么微不足道的事实，都

不应忽视；在他们看来，应当为真理而爱真理，并不直接考虑其实践的后果。另一方面，有

些人则强调福音在本质上是极其简单的。这个世界正处在痛苦之中，我们自己是罪人，每天

都有人在罪中灭亡。福音是唯一的救赎之道；趁着有机会，就让我们向世界宣讲福音吧。这

种需求是如此迫切，以至于我们无暇顾及那些虚空的言语或老妇荒渺的话。在我们讨论加拉

太众教会确切位置的时候，有人正在律法的咒诅之下灭亡；当我们在确定耶稣诞生的日期时，

世界却听不到基督降生的好消息。 
 
这两种倾向的代表都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但他们之间往往少有弟兄情谊。有学术品味的基督

徒指责他的弟兄感情用事、思想肤浅、方法粗陋。另一方面，讲求实际的人却大声谴责学术

界对灵魂的迫切需要漠不关心。学者要么是传播怀疑的危险分子，要么是一个空有信心、没

有行为的人。他们只是借助于尘封的书籍，研究人的罪和上帝的恩典，把自己精心隐蔽在温

暖舒适的书房里，压根不在意每天在痛苦中灭亡的人！ 
 
但如果教会的不同倾向呈现出上述问题，那么它在个人意识中会变得更加显著。如果我们稍

加思索，就会看到，求知的渴望和得救的渴望是截然不同的。显然，学者必须采取一种公正

观察者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于虔诚的基督徒来说似乎是绝对无法想象的，他们认为耶稣是唯

一的救主，把我们从罪的重担中拯救出来。如果这两种活动——一方面是获得知识，另一方

面是操练和教导单纯的信心——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么它们之间恰当关系的

问题就不容忽视了。 
 
因为我们没有准备好，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更难解决了。我们整个学校和大学教育体系如此

设置，都是为了把宗教和文化尽可能地分开，并且无视它们之间关系的问题。一个星期有五、

六天，我们都在获取知识。宗教研究被排除在这项活动之外。我们学习自然科学时，并不考

虑其与自然神学或启示的关系。我们学习希腊语时，并不打开新约。我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

小心翼翼地避开由耶稣传道所引发的那个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人们在哲学中虽无法完全掩

盖宗教研究的重要性，但宗教仍被尽可能地放在了后面。另一方面，在主日，我们的属灵教

导很少要求智性方面的操练。 
 
还没有人像预备数学或拉丁文课程那样精心地预备主日学课程。宗教似乎只与情感和意志有

关，而理性则留给世俗研究。经过了这样的训练，我们认为宗教和文化属于灵魂的两个完全

分离的部分，而两者的结合就意味着两者的毁灭——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 1912 年 9 月 20 日，普林斯顿神学院第 101 届会议开幕式上，梅钦（J. Gresham Machen）发表了一篇题为

《牧师的学术预备》（The Scientific Preparation of the Minister）的演讲。早在 1912 年 5 月 20 日，梅钦就在

费城长老会牧师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同名演讲。本文最初刊登在《普林斯顿神学评论》（The Princeton 
Theological Review）1913 年第 11 卷，这篇文章现属于公有领域。 



等到进入神学院，我们突然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程序。宗教突然脱离了与世隔绝的状态；研

究宗教所采用的方法与以前研究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的方法相同。我们学习圣经不再仅仅是为

了追求道德和属灵上的成长，也是为了求知。也许第一印象是无限的失落。科学的精神似乎

取代了单纯的信心，对僵死事实的纯粹理解取代了对原则的实践。也许困难并不在于我们要

面对新近出现的对基督教真理的怀疑。 
 
更确切地说，使我们烦恼的是方法与灵性的冲突。科学精神似乎与单纯信心的古老精神势不

两立。简而言之，我们几乎毫无准备地面对知识与敬虔的关系问题，或者换句话说，文化与

基督教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用三种方式来解决。第一种是基督教从属于文化。这种解决方案，虽然在某种

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但今天得到了绝大部分主流教会的支持。消除超自然信仰的做法在当今

基督教中是如此普遍，这使得基督教只剩下自然信仰。基督教成为人类的产物，仅仅是人类

文化的一部分。但就其本身而言，它与以上帝的直接启示为基础的旧基督教完全不同。就这

样剥夺了基督教的权威性，福音就不再是福音了；这虽是一张百万美元的支票，但支票下方

没有签名。所以，把基督教置于文化之下，我们实际上已经摧毁了基督教，而继续沿用旧名

的基督教，则成了冒牌货。 
 
第二种解决方案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给宗教一个明确的领域，它试图摧毁文化。这个解决

方案比第一个好。它没有沉溺于肤浅的乐观主义，或是对人性的神化，而是认识到这个世界

罪恶深重，不惧采用最英勇的补救措施。这个世界是如此邪恶，以至于它不可能产生拯救自

己的手段。救恩必须是一个直接从神而来、全新生命的恩赐。因此，有人认为，这个世界的

文化对基督徒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这种极端的解决方案简直无需反驳。如果真的发现基督教

与理性相矛盾，而理性是我们认识真理的唯一手段，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变或放弃基督教。因

此，我们不能完全独立于人的智力成就。此外，我们在利用印刷机、铁路、电报传播福音的

同时，也无法前后一致地谴责那些产生这些东西的人类思想活动。在生产这些东西的过程中，

不仅有实用发明天才的参与，而且在这一过程的背后，还有纯粹由求知欲所推动的纯科学研

究。因此，在这一方案的极端情况下，就要放弃一切智力活动。我们谁也不会采用第二种解

决办法。但是今天教会中很多敬虔的人在实质和精神上都采纳了这种解决方案。他们承认基

督徒必定在人类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他们认为这样的活动是“必要的恶”——一种危险

的、没有价值的活动，必须在严格的责任感下完成，以便达到福音的更高目的。这样的人在

从事艺术和科学时绝不能抱有任何热情——他们会认为这种热情是对福音的不忠。这种立场

实际上既不合逻辑，也不符合圣经。上帝赋予了我们一定的思维能力，并在我们心中植入了

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即这些能力是用来运用的。圣经中也有诗歌，这些诗歌并不缺乏热情，

并不缺乏对美的细腻欣赏。对于这个问题的第二个解决方案，我们无法满意。尽管我们竭尽

所能，我们也不能完全抑制对美的渴望和热爱，我们也不能总是把这些欲求视为邪恶。 
 
那么，基督教和文化之间的冲突是否只有通过摧毁其中一方才能得到解决呢？幸运的是，还

有第三种解决方案，那就是圣化（consecration）。与其破坏艺术和科学，或对它们漠不关心，

不如让我们以真正人文主义者的全部热情来培养它们，但同时将它们分别为圣献给我们的

神。不要扼杀求知或欣赏美的乐趣，这些乐趣是天父的恩赐，让我们接受吧。与其消除天国

和世界之间的区别，或者从世界退隐到一种现代化的智性隐修主义（intellectual monasticism），

不如让我们喜乐、热情地前进，让世界顺服上帝。 
 



这样解决问题有一些明显的好处。首先，这是一个逻辑上的优势。人只能相信他认为是真的

东西。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认为基督教是真理。但另一些人认为基督教是错误的。谁是

正确的？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对双方引证的理由进行检查和比较来解决。诚然，基督信仰的重

要根基是一种我们独有的内在体验——这种伟大的体验开始于认罪和归信，并通过与上帝的

相交而继续——这种体验是其他人不具备的。因此，我们不能直接以此为基础进行论证。但

是，如果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我们至少应该能够向对方表明，他的那些理由可能是不确定

的。这需要仔细研究问题的两方面。此外，基督教的禾场是世界。若有任何人类活动与基督

教对立，或与基督教没有任何联系，基督徒就不能心满意足。基督教不仅要遍及万国万民，

也要遍及人类的所有思想。因此，基督徒不能对任何的人类事业漠不关心。必须把这一切与

福音联系起来。必须研究它，要么证明它是错误的，要么使之对推进神的国有所助益。天国

不仅要广泛地推进，而且要深入地推进。教会不仅要为基督得着每一个人，而且要得着全人。

我们在灰心丧气的时候，常以“万膝必向主跪拜，万口必承认耶稣是主”来勉励自己。这美

好结局的另一方面也同样令人振奋。到那时，疑惑消失，每一个矛盾都被消除，所有的科学

合于同一个伟大的确信，所有的艺术为了同一个伟大的目的，所有的人类思维都渗透着耶稣

的尊贵影响，每一个思想都归顺基督。 
 
如果对一些讲求实际的人来说，上述解决方案的这些优势似乎不可捉摸，那么我们只需指出

教会内智性活动和艺术活动在数量上的优势。我们都同意，教会至少有一个重要的功能，那

就是个人的归信。宣教运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宗教运动。必须把人一个个地引到基督

面前，这是完全正确的。传福音没有省力的方法，都是要亲手去做的。 
 
然而，如果认为所有人都同样地做好了接受福音的准备，那就大错特错了。确实，上帝使人

重生的大能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可以克服所有预备上的不足，而没有这一点，即使是最好

的预备也毫无用处。但事实上，神通常把这大能运用在人类心灵的某些先决条件上，我们应

该在神的帮助下尽我们所能地创造那些对接受福音有利的条件。错误的观念是接受福音的最

大障碍。如果我们允许国家或世界的整个集体思想被观念所控制，并且借助无法抗拒的逻辑

力量，让人们把基督教视为不过是一种无害的错觉，即便我们以改教家的全部热情传扬福音，

也只会赢得个别的社会边缘人。在这种情况下，神要我们做的就是从根源上破除障碍。许多

人会让神学院通过攻击错谬——按其广受欢迎的拥护者所教授的那样——来对抗错谬。结果

适得其反，他们用一大堆在大学院墙外不为人知的德语名字把学生弄得稀里糊涂。这种程序

方法只是建立在一种深刻的信念之上，即观念的普及性。今天还是一场学术思辨，明天就能

调动军队，推翻帝国。但在第二阶段，它已经逃离太远，我们无法与之争战了；当它还是一

种充满激情的争论时，我们就应当制止它。因此，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努力塑造世界的思

想，使接受基督教不再只是一种逻辑上的荒谬。有识之士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东部大学的学

生不再从事神职工作或不再对基督教抱有多大的兴趣。人们提出了各种完全不充分的解释，

比如其他职业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顺便说一下，这是一个荒谬的解释，因为其他职业正变

得愈发饱和，以至于人们难以靠其谋生。真正的困难是，当今的思潮从根本上反对基督教，

或者至少会脱离与基督教的联系——这跟反对基督教同样糟糕。这在大学里最强烈体现出

来，但是从他们不可避免地扩散到人民群众。教会既不能对抗它，也不能同化它，因为教会

根本不了解它。在这种情况下，对那些获得重生经历的人来说（他们因此不像世界），不忽

视与基督教体验极其相关的一系列事实，还有什么比这更紧迫的责任吗？对这些人来说，精

通世界的思想，为了使它成为真理而非谬误的器皿——还有什么比这更为紧迫的责任吗？教

会不能只专注于个人，而忘记了世界。 
 



对于我们的这个解决方案，有两种反对意见。首先，如果你把文化和基督教如此紧密地结合

在一起，基督教会不会破坏文化？艺术和科学难道不应该独立才能繁荣吗？我们回答说，这

完全取决于它们依赖什么。屈从于任何外部权威，甚至任何人类权威，对艺术和科学都是致

命的。但是，顺服神就完全不同了。事实上，把人的各种能力献给神，不是为了破坏，而是

为了提升它们。上帝赐下这些能力。他非常了解它们，不会拙劣地破坏自己的恩赐。第二，

文化不会摧毁基督教吗？如果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圣经上，而不冒着被世俗的思想引入歧途的

危险，做一个热心的基督徒不是更容易吗？我们回答，当然这更容易。躲在一个智性的修道

院（intellectual monastery），不劳烦自己去思想那些没得救的人，当然，你会发现做基督徒

很容易，就像在舒适的冬季营地比在战场上更容易成为一名好士兵。你救了自己的灵魂，但

耶和华的仇敌仍据守田间。 
 
但是，把棘手、顽固的人类思想转化为顺从福音的思想，这个任务由谁来完成呢？在某种程

度上，当然靠神学院和大学的教授。但是，普通的福音传道人也不能逃避责任。如果认为光

靠少数几个象牙塔里的专家就万事大吉，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需要大家集思广益。我们首先

需要的（特别在我们美国的教会中）是对神学学科的问题有更广泛的兴趣。没有这些，就没

有刺激专家工作的氛围。 
 
但是，无论生活中的地位如何，学者必须是一个重生的人——在他的宗教体验的强度和深度

上，他必须不输给任何人。世上很多优秀的学者却没有这个资格。他们在圣经文献学、释经

学、圣经神学和其他分支研究方面做着细致有益的工作。但是他们没有完成伟大的任务，他

们没有将现代思想吸收到基督教中，因为他们没有经历到上帝的救赎大能，而这正是基督教

的本质。他们只有一面可供比较。他们知道现代思想，但是他们对基督教真的很陌生。正是

这种伟大的内在体验，才能让真正的基督教学者与世界的思想联系起来。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极多的人脱离了基督的教会。甚至表面现象也能证明这一点。例如，

参加教堂的人数减少，遵守安息日的人数减少，以及申请做牧师的人数量减少。的确，人们

有时会对这些令人沮丧的倾向作出特定的解释。但我们为什么要欺骗自己，用肤浅的解释来

安慰自己呢？让我们面对事实。去教堂做礼拜的人数减少，对安息日的忽视，这些仅仅是基

督教力量下降的表面迹象。如今，基督教对文明世界的直接影响远不如三十年前那么强大。 
 
这种大背道的原因是什么？在我看来，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它主要存在于智性领域。人们

不接受基督教，因为他们不再相信基督教是真的。基督教可能是有用的，但它是真的吗？当

然，还有其他的解释。可以用现代的实践唯物主义来解释现代人为何脱离教会。男人太专注

于赚钱，以至于没有时间去从事属灵追求。这个解释有一定的正确性，但它的解释范围是有

限的。这或许适用于西方的新兴城镇，那里的人们对于突如其来漫天的赚钱机会冲昏了头脑。

但现代人脱离基督教的原因远不止于此。这种感觉在欧洲的发达国家甚至比在美国更强烈。

穷人和富人一样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气氛。最后，这种气氛在大学里表现得最为强烈，而这只

是另一个迹象，表明背道的真正原因是智性上的。我们东部各大学的学生——尤其是欧洲大

学的学生——大都不是基督徒。他们不是基督徒，只是因为他们是学生。今日在大学里最流

行的思想，是激烈反对基督教的思想，或者至少与基督教脱离联系。今天基督宗教的主要障

碍在于智性的领域。 
 
这个主张必须防范两种误解。 
 



首先，我并不是说大多数人是出于智性上的困难而有意识地拒绝基督教。相反，对基督教的

排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因为漠不关心。只有少数人真正关注这个话题。绝大多数人拒

绝福音，只是因为他们对福音一无所知。可是，这种冷漠是怎么来的呢？这是由于人们所生

活的知识氛围。现代世界被忽视福音的思想所主宰。现代文化并不完全反对福音，但它和福

音没有任何联系。现代文化不仅阻碍人们接受基督教，甚至阻止人们倾听基督教的信息。 
 
其次，我并不是说消除智性上的反对意见就会使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仅仅靠争论是不能使人

归信的。内心的改变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直接施行神的大能才能做到这一点。但由于智性工

作的不充分，并不意味着（正如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它是不必要的。诚然，上帝可以通过

立即施行使人重生的大能来克服一切智性上的障碍。有时祂会这么做。但祂很少这么做。通

常情况下，祂会根据人类心智的某些条件来施行祂的大能。通常祂不会完全不作准备，就把

人带进天国。现代人的思想和想象完全被观念掌控，这些观念使人在逻辑上不可能接受福音。 
 
现代文化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它影响着社会的各个阶层。现代文化既影响有学问的人，也影

响无学识的人。对此我们该做些什么呢？首先，教会可能会只是从冲突中退出。她可能会闭

眼不看现代思想的洪流，只是在涡流边缘进行自己的工作。世界上还有一些人没有受到现代

文化的影响。即使没有智性上的努力，他们也能信耶稣。他们必定会信耶稣。这是有益且必

要的工作。但如果教会只满足于这一点，就让她放弃其事工的科学教育吧。让她假设自己的

信息是真的，并且只是学习如何将其详细地应用于现代工业和社会环境。让她放弃苦读希腊

文和希伯来文吧。让她放弃对历史的科学研究，留给世人来做吧。在科学兴趣日益浓厚的今

天，让教会继续变得不那么科学吧。在一个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人们对语言学和历史学重

新燃起兴趣、科学方法更加严谨的时代，让教会继续把圣经交给她的敌人吧。放心，即使教

会不这样做，他们肯定也会科学地研究圣经。就让教会用社会工作完全代替希伯来语，用专

业实践代替福音的明证。就让教会缩短事奉的准备时间，就让她允许不成熟的实践活动越来

越多地干扰事奉。这样，教会将赢得个别的灵魂，但她的胜利只是暂时的。现代文化的洪流

迟早会吞没她那微不足道的逆流。上帝会从深渊拯救教会，但数个世纪的努力将一扫而空。

上帝保佑教会不屈服于此。愿上帝保佑教会勇敢地正视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这

涉及到教会信仰的根基。基督教是一个历史事实的宣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现代思想

容不下这样的宣告，甚至阻止人们去听这个信息。然而，今天的文化不能简单地整体加以排

斥。现代文化不像第一世纪的异教文化，它并不完全是非基督教的，其中很多都是直接从圣

经中引申出来的。其中有很多重要的运动，就这么浪费掉了，而它们完全可以用来为福音辩

护。情况很复杂。现在没有一锤子的买卖。分辨、调查是必要的。有些现代思想必须予以驳

斥，其余的必须为我所用，但不能忽视其中的任何内容。不与我们相合的，就是敌我们的。

现代文化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要么屈从于福音，要么是福音最致命的敌人。要使之屈从，

仅靠宗教情感是不够的，智力劳动也是必要的。而这些劳动却被忽视了。教会已经转向更容

易的任务。现在她正在自食其果。现在教会必须为自己的生命而战。 
 
形势非常危急。这可能会让我们灰心。但如果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就不会灰心。如果我们

与复活的主有活泼的相交，就不会灰心。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福音信息的真理性，我们就能在

一个属仇敌的世界中传扬它。即便我们的任务艰巨，缺乏盟友，这反倒激励我们奋勇前行。

那时，我们甚至会庆幸上帝没有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安逸的时代，而是在一个疑惑、混乱和争

战的时代。那时，我们也将不害怕召集其他士兵进入冲突。不是让我们的神学院仅仅作为宗

教情感的中心，而使之成为信心的战场，在这里，借助基督徒老师的一点经验，帮助基督徒

打自己的仗，在那里领略对手的真正力量，并且在智性挣扎的磨炼中，学会以成人的坚定信



仰代替婴儿般幼稚的信心。让我们不要害怕失去属灵的力量。今天教会的消亡是由于缺乏思

考，而不是因为过度思考。教会在改善物质生活方面正在取得胜利，这样的胜利无比荣耀。

上帝把我们从蔑视它们的无情罪行中拯救出来。它们减轻了人类的痛苦。但如果它们单独存

在，我担心它们只是暂时的。所看见的，都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如果失去了上帝，

慈善事业会变成什么样子？在生命的表面之下是一个属灵的世界。哲学家们试图探索它。基

督教向纯朴的灵魂揭示了它的奥秘。这就是教会力量的源泉。但是，进入属灵领域，必定会

有争议。而现在教会正在从这场冲突中退缩。她被现代思想的潮流赶出了属灵领域，现在正

用那些毫无争议的事情来安慰自己。如果教会只是想为穷人提供更好的住房，她就不必担心

遭到反驳。她需要全部的勇气。上帝知道，她会有足够多的敌人。但他们不会和她争论。二

十世纪的社会改良在理论上是意见一致的，但在罪、死、救恩、生命和上帝这些事上则众说

纷纭。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避免争论。你只要随波逐流就行了。在你的神学院课程中，每个

主日都去讲道，只把零碎的时间用来学习和思考，学习你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些问题

可能永远不会困扰你。人们很容易回避重大的问题。许多牧师都在回避它们。还有许多传道

人对着空气讲道。教会正在等待另一种类型的人，即为教会争战、为教会解决问题的人。若

能找到他们，则是对一所神学院生命的一大激励。他们不一定都是成就非凡的人，但他们必

须都是有思想的人。他们必须与属灵上和智力上的懒惰作斗争。他们的思想可能局限在狭窄

的范围内，但这必须是他们自己的思想。对他们来说，神学绝不仅仅是一项任务。这一定是

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它必须不是通向死记硬背，而是通向真正的确信。 
 
教会对世界的冷漠感到困惑。她试图通过使自己的信息适应当今的思潮来克服这个问题。但

是，如果在冲突之前，她要是沉潜在思想的隐秘之地，如果靠着福音清楚的亮光，她不只是

回答当下的问题，而是首先回答属灵世界的永恒难题。那么，靠着神的恩典，藉着祂至善的

圣灵，在祂所定的时候，教会也许会再次焕发生机。在一个怀疑的时代之后，可能就是一个

信仰时代的黎明。 
 

梅钦，普林斯顿 


